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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证券投机案：出其优越之

天资，周旋商场，每有测度，无不中的，而

办事时精神勇毅，尤为他人所莫及。经营

不半载，迭获巨利，竟达十数万元，俨然

富商矣。

在以前的中国人眼中，四是一个圆满的数字，天有四时，地有

四象，国有四维，礼有四德，甚至从西天传来的佛教中，也有四谛之

说。

但到了近代之后，四就不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了，这恐怕与国民

党四大官僚垄断集团未成圆满的功德有关。

国民党金融集团的形成很难具体考证，但其中主要人物的经

济活动是可以说明的。

蒋介石是国民党金融集团的政治保护人。从表面来看，他超然

于投机经营活动之外，与经济事务并不尘染，但实际情况并不尽

然。

中国股票市场形成较晚，但蒋介石却是最早的一批入市者。

年，深谙大概是在 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先生为了筹措

革命经费，派朱执信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“北洋政府”农商部，申请

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，经营证券、花纱、金银、杂粮、皮毛等，

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 万元。

对于孙中山的要求“，北洋政府”心有余悸。经办人不知交易所

为何物，只好托称任何人都应当以法为据，法无此物，则难批复，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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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百计加以阻止。因此，对孙中山的呈文没有批准。这件事情也就

搁置下来，孙中山先生也没有再继续争取。

这时，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领的蒋介石却对商道表现出异乎寻

常的热情，尽管此时他只是张静江等人的一个小伙计，并没有表现

出特殊的经营才能。

张静江是蒋介石在投机经营上的带路人。此人姓张，名人杰，

字静江，有过传奇式经历：他在 岁时，便患骨痛症，致使双腿行

走不便。不过，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。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

运公司，赚了大钱。 年冬，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，正好与孙中

山同船，他仰慕孙中山，前去拜望，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

动。

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，并说以 为序，倘电报中写

万元，即资助 ， 为 万元 万元，孙， 万元， 万 中山元，

听罢，将信将疑。两年后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，同盟会本部经费匮

乏，无计可施，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，便按联

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 。几天后，果真，从，电文仅仅一个字，即“

万法郎，使孙中山吃了一惊！从此，孙中山的革命巴黎电汇来 活

动陷于困顿之际，便向巴黎求援，张静江有求必应。不久，张静江加

入了中国同盟会，成了孙中山的密友。

过了一年半载，蒋介石等人因为经济非常拮据，在张静江的启

发下，决定利用孙中山呈文的思路，着手办理交易所。为此，进一步

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企业代表协商，初步形成了关于开办交易

所的具体办法。

首先，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“协进社”的秘密社

团，由之出面具体进行组织谋划工作；其次是拉拢江浙财阀虞洽

卿、赵家艺、盛丕华、洪承祁等人，聘请他们为该组织社员，以扩大

力量；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所谓知名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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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宗尧、闻兰亭、李云书、张澹如、沈润挹、吴耀庭、顾文耀等共任发

起人，草具文书，提出申请，并递交给北京的农商部，申请创设“上

海证券物品交易所”。

不料，正在蒋介石、虞洽卿等人积极筹备之时，此事被南通商

界巨擘张謇所探悉。他马上通电反对，使得这些筹办者感到颇为惊

诧。

其实，这是有原委的，对于其中的“道”，张謇要比蒋介石等人

内行得多。

听到虞洽卿、蒋介石等人要创办交易所的事情后，张謇感到很

是吃惊。办证券交易所在当时中国商界是很超前的事情，土生土长

的中国商人很少能有此创意，但他却是例外。不仅早有此意，而且

正在着手擘划，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自然是他所不愿看到的

事情。

张謇非常清楚，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他由此多了一个竞争对

手，而是他知道各西方国家的交易所均采用一区一所制，“北洋政

府”若准许蒋、虞等首先创办交易所，别人就不能在同一区域内再

办。

他在南通办盐垦多年，当时正种植棉花，而且大生纱厂也已开

办起来，自己手中有花、有纱、有布，万事皆利于我，岂容他人染指

分肥？

在他看来，以自己的名望和资信，只要自己坚持，这些小辈们

即有天胆，也难如愿。有了这个信心，他马上向“北洋政府”提出申

诉，坚决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。

他的理由有二“：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区一所，就不能多种经营，

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；如单营物品，则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纱

布；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资作股本。”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虞洽卿、蒋介石等人虽有上海各业领袖和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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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会的支持，但农商部也碍于张謇的反对，很难批准他们的申请。

实际上，这是蒋介石、虞洽卿的多种经营与张謇的单种经营的

商业权利之争，双方势均力敌，相持不下。

这时，蒋介石等人终于发现了转机。

在他们与张謇闹得不可开交之时，精明的日商已于 年在

上海日领事馆注册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“取引所”（即交易

所）。蒋介石、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，电请农商部迅速批准

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案。

在上海，蒋介石等人也秘密展开活动，试图先发制人。在他们

的游说下，沪海道尹某只好打了一个密电给北京：关于虞洽卿申请

创办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，他们将在租界内先行交易，如地方官

厅予以封闭，反会使日商取得专利。

这时的北京政权为直系军阀所控制，曹锟、吴佩孚不愿日本人

以任何方式介入中国事务。于是，中国以股票为龙头的第一家综合

交易所被批准。

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日宣告成月年 立，理事长为虞

洽卿，常务理事为郭外峰、闻兰亭、赵林士、盛丕华、沈润挹、周佩箴

等六人，理事十七人，监察人为周骏彦等。交易物品原定七种，为有

价证券、棉花、棉纱、布匹、金银、粮食油类、皮毛，但当时并没有全

日《交易所法》颁布以后，它便依法将物部上市。 月年 品

中的棉纱交易并入纱布交易所；证券部分于 年夏秋间并入证

券交易所，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。

一般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。经纪人在交易所

中缴足相当的保证金，在市场代理客商买卖货物，以取得相应的佣

金。每一家交易所的经纪人，多寡不同，有的数十个，有的一百多

个。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，帽上各编有号码，以便能够识别。经

纪人卖出买进次数不受限制，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，以拍定的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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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计算标准，全场均须遵守，不得异议。

蒋介石、陈果夫、戴季陶等人成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

人，牌号是“恒泰号”。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机构

之一，由于财力由限，他们不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，而是

该交易所经纪机构恒泰号的股东。

恒泰号的营业范围，表面上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，资本

总额银币 股。元，分为元，每股 股东共有十七人，但

由于各种原因，合同中多不用真名。股东和所占的股份是：吴侨记

一股，吴子记三股，吴吉记一股，孙棣记二股，王慎记一股，王朴记

一股，蒋伟记四股，小恒记二股，吟香记一股，陈明记一股，邱成记

一股，刘俨记三股，朱守记一股，张弁记一股，张静记五股，张莹记

三股，张秉记四股。

股东中的“蒋伟记”就是蒋介石的代号。在合同上各股东都在

自己的名下盖章，只有蒋介石没有盖章，仅在“蒋伟记”名下签了

“中正”的名字。小恒记是戴季陶的化名，吟香记是周佩箴的化名，

张静记是张静江，张弁记是张静江的哥哥（张乃燕的父亲），张秉记

是张秉三（名有伦，是张静江的侄子，早年与于右任在上海震旦书

院同学，后来当监察院参事十多年），朱守记是朱守梅，吴侨记是吴

侨之，吴子记是吴嘉谟，吴吉记是吴洁忱，孙棣记是孙棣三，王朴记

是王子新，王慎记是王子恒，邱成记是邱成铎，刘俨记是刘俨廷，张

莹记是张望徵。

这一班人多是江浙资产阶级、买办、地主和流氓之流。股东中

以 股，为恒泰号全部股本张静江叔侄兄弟占的股份最多，共有

强，尤其是张静江名下占股最多。张秉三之所以当经理，和张

家所占的股份比重是分不开的。

蒋介石居然也占了四股，大有不落人后的样子，其实不尽然。

这时的蒋介石并没有以后那样风光，可谓身无分文，一无所



第 6 页

有。他的 元股本，是由张静江替他代交，让他捞回一把，以免

他经常做伸手将军来借钱。此点有蒋给张的信为证：“日来闲居无

事，常以弄墨自娱，愧无进步，不能当大雅一睐。七日教言，领悉一

是。代认恒泰股份，甚感！请为签字。”

投机舞台搭好了，蒋介石等人自然干起了在交易所的市场上

“抢帽子”的投机游戏，纠伙联群、操纵市场。

由于交易所设在商贾云集的上海，又是中国第一家，因此，一

时成为投机者的乐园，起初交易营业额很好。交易所股票称为本所

股，也加入证券市场买卖。开始时每 元左右，到股价格在

多元；等到《物品交易所条例》年春季已飙升至每股 颁布后，本

元所股市价已到 ，至年终时每股涨到 元。这时每股所欠缴

的股款 即 元，已全部缴清，交易所已实收资 万元。本

蒋介石等人初尝甜头，乐不思蜀。

协进社所有的 万股，戴季陶、张静江、蒋介石等最多只分给

重要社员 万股，其余所存　 万股早已卖到市场上去了。现在

为了要缴四分之三的股款，戴季陶、张静江、蒋介石等又将日商方

面做押款的 万股股票全部赎出而卖掉 万股。这样，加上前存

万股共 万股， 元计算，共可获利以每股平均获利

万元。除去日商押款 万元，还有 万股保留下来的股子，每股

万元元，共需 万元，总共 万元应 ，缴 其余的 ，

当然就为蒋介石、戴季陶、张静江等所得。至于缴足 万股元的

股票，市价每股已值 万元，也为蒋等人所有元，共值 了。

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，白手起家，凭空发了大财。

有人记述蒋的这段经历时说“：出其优越之天资，周旋商场，每

有测度，无不中的，而办事时精神勇毅，尤为他人所莫及。经营不半

载，迭获巨利，母子相加，竟达十数万元，俨然富商矣。”

后来，交易所的一些人认为股票价格已达到饱和点，不能再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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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发展了。于是，一场分裂势不可免，很多交易所创办者纷纷撤资，

调整投资方向。

正当交易所的主要人物正在各谋发展时，蒋介石、戴季陶、张

静江等人仍然以为 万他们有实力，手头握有每股 元市价的

股股票，因而继续大做本所股买卖。

年初，本所股每股市价已由 元抬高 元，到年至

多元，真如脱缰之马，横冲直撞。蒋终时竟涨到每股 介石不禁

喜不胜收，暗笑出走者不识时务。

交易所原来订有 余条的营业细则，规定卖主或买主应缴

各种证据金，以便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，规定极

为严格。

但这时蒋介石等人不仅不缴证据金，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

峰、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，充作现金。这时，现货与期货的差价越

来越大，差金打出极多，导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。蒋介石等人

开始感觉到恐慌。

原来，人们眼见得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，于是，搞交易所的人

接踵而起，到 年夏秋时达到顶峰。物极必反，交易所数量越来

越多，光怪陆离，问题百出，已完全失去了“平准市价”的作用，终于

酿 年的信交风潮，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。上海交易所也不成

例外 年 月，就被宣告“死刑”，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，拖延到

纸，交易所的大富翁骤然变为穷光蛋，蒋介石自然难逃厄运。

但蒋介石毕竟不一般，他抓住一次机会，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

使自己解了套。

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是蒋介石的同乡、老师，此时因套利而欠

万元，到处被债主 万元不能逃脱，急得他两次跳黄债 所逼，非

浦江。一天夜里，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桢处，要魏设法救他。魏此

时也是套牢之身，哪有钱救他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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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，蒋介石等人的救命稻草来了。与交易所合伙的日本商人

又汇来 万元，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交易所复业

问题。了解内情的魏伯桢正在打这笔钱的主意，见周来，突然有了

办法：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东名簿上过 个新户头，

然后叫庄之盘（字莘墅，奉化人，和魏在日本同学）雇 个人作为

股东，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，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

所 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的用

途，交易所负责人如果派人出来和自己谈判，就有文章可做了。

周骏彦听了这个打算后，拿不定主意，当晚就找蒋介石咨询。

蒋介石这时也是负债累累，情况并不比周骏彦好多少，可谓同病相

怜。一听到这个解套的主意，自然大喜过望。第二天就跑来找到魏

伯桢，诚恳地向魏表示，自己经济上现在实在没有办法，愿意同魏

合作。

多一个精明的帮手，魏自然不反对。魏当即问蒋介石希望得多

少好 万元。魏处，出乎他意料的是，蒋胃口并不小，他说希望得

很是恼火 万元，现在，当场回绝。因为日本汇来的款一共只有

周骏彦 万元，魏对此并没有十分的把握，没想到蒋介石跑来想要

一句话就 万元，怎么能与他合作呢？要

不料，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，他想参与的事是很难不让他参

与的，回去之后就对魏来了一手“釜底抽薪”。他暗地悄悄送给这次

行动的关 元，对之晓以利害，要求同意自己入键人物庄之盘

伙分赃。

庄之盘对蒋的能量是了解的，对之无不言听计从。他马上找到

魏伯桢“：瑞元（即蒋介石）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，你怎么回绝他？”

“你初到上海，还不懂上海规矩。虞洽卿不是弱者，在租界上闹起事

来，巡捕房不能不管，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。瑞元同黄

金荣有交情，你不同他合作，恐怕不容易成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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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了蒋的这层背景，魏感到这样下去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，

表示同意蒋介入。在蒋的授意下，庄之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：如

果事情搞成功，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，其次给蒋介石部分资

金，供他去广东之用，剩下的钱大家都有好处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

魏只得同意这个办法。

股东会开会前，庄之盘所雇的 个人全部到位，每人发一点

好处费，又加发了每人 角的酒钱。待酒醉饭饱后，由庄之盘领进

交易所股东会会场，坐满了前几排。会议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头不

对，心知有异，就宣布会议延期一天举行。虞当晚请李征五（李在辛

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，他的部下有张宗昌，以后在法租界当

“大亨”）商量对付办法，许诺交易所将 元。李征五当场拍送他

胸，也找了一百来个人与魏、蒋等周旋。

蒋介石较早得到了这个信息，看到情况有变，知道自己不是虞

的对手，马上叫庄之盘“先行退兵”。眼见解套在望，庄不同意就此

罢手，两个人协商不成，就闹到大东旅馆来找魏伯桢。经过谈判，魏

认为应从长考虑，李征五是熟人，可以做他的工作。

而蒋介石此时已经决定反水，他私下找了叶琢堂，叶是金融界

大亨，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。蒋请叶琢堂出面找虞洽卿，称自

己并无意与他做对，只是现在经济上困难，没有法子去广东，要虞

帮个忙，出点钱，由蒋出面将事情摆平。开始时虞很气愤，说蒋搞垮

了交易所，还要捣蛋，不能同意。最后谈判结果，虞答应可由交易所

万元，可以给蒋一部分，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拿出 给

钱 。

蒋随即到大东旅馆把他的活动情形告诉魏伯桢。魏见蒋介石

已独自将事情办好，尽管很恼火，但没有任何办法，只好顺从蒋的

意见。

第二天，蒋介石拿着自己所分到的 元钱，结束了在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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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经济投机，开始了他去广东的新投机。

上海的金融投机活动对他不无益处，他带着成功与失败的经

验和教训，开始了军事统一中国的行武生涯。与其他赳赳武夫不同

的是，他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初，就将手伸到了经济的核心 金融

领域，立即开始了国民党金融帝国的创建。

辛弃疾在《生查子 题京口郡治尘表亭》中曰“，悠悠万世功，

矻矻当年苦”，当七年后蒋介石成为南京政府的主人，冠盖云集，重

回上海滩时，他的心情一定大不一样。

孔祥熙投机案：在黄金政策的幌

子下，翻云覆雨，作浪兴风又不知制造了

几多暴富。这种暴富惟有制造消息的权

贵，才有十足把握。试想开战停战至于今

日，一会儿宣布黄金国有，一会儿解除国

有恢复自由买卖，一会儿实行平衡买卖，

一会儿又实行官价平价，而且每次变动

前后，市场总是谣言四起，作浪兴风。最

后，谣言都成为事实，则其内幕如何，也

就可想而知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当贺耀祖任重庆市长时，一天忽然接到蒋介石

的密令，要他立即将藏在重庆的几个仓库封起来，听候处置。说这

几个仓库中可能存有违禁货物。

蒋介石直接给自己下达“手谕”，这是极不寻常的，贺耀祖知道

货主肯定不是一般的人物。于是，他与手下人研究可以具体办理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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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的人，但找来找去，谁都似乎面有难色。

经过再三考虑，贺耀祖决定让自己的秘书吴浩宇亲自持“手

谕”办理此案。临行前，他再三叮嘱：事关重大，一定要审慎进行，万

勿出事。

吴浩宇是贺耀祖比较信任的人，江苏武进人，上海大学毕业，

曾师从于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。经于介绍先到南京外交部，后

转到文教部门，最后调到重庆市政府。先做视察，后来升为简任待

遇的秘书。在国民党的官僚中此人算是办事认真，较为清廉。

吴浩宇按照蒋介石“手谕”中提供的线索，进行了一番深入细

致的调查，终于找到了这几个仓库，查清了仓库里的货物内容，原

来都是战时紧俏的物资，如西 多药、呢绒、布匹等，总价值达

万元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还经过认真调查，终于查清了敢于如此囤积居

不是别人，正是国民党豪族集团中奇的仓库主人 坚人物孔祥

熙。

这使他感到大为惊诧，既然如此，蒋介石为什么要派人来查孔

祥熙？

带着这样的疑问，他想起贺耀祖的提醒，行事不得不更加小

心。

虽然他是带着警察去的，但并不想立即以武力强行封存物资，

而是希望与对方谈判交涉一下，适当缓和一下气氛，摸一摸对方的

态度，再决定下一步骤。毕竟豪门之事多奥妙，谁知会突然跑出哪

路神，这点经验他还是有的。

当他拿出蒋介石的“手谕”，并向仓库经理说明自己的调查结

果时，那位周经理显然没有思想准备，一时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

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对方缓过劲来，向他表示：“先生所说并不

错，我们积极配合，请先生到里面稍稍坐一下，我请示一下老板，马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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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办理移交。”

这正是吴浩宇希望他做的，将对方的大老板调出来，将事情完

全挑明，自己也向自己的老板交待。如果事情在两个大老板之间直

接解决，自己就可以金蝉脱壳了。官场风云瞬息万变，谁知道其中

隐情？

时间不长，那位周经理从里屋出来，只是一改刚才的窘态，变

得春风满面，他笑着对吴说“：我请示过了，老板愿送 万元给您

作茶资，并批示我：吴先生清廉而精明，实为市府第一好官，要我诚

恳地款待呢！”

虽然态度变得突然，但吴浩宇早有思想准备，料定对方的老板

确实不一般，竟能在如此短时间内，将自己的背景了解得这么清

楚。

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不管如何，自己毕竟是拿着蒋介石的“手谕”

来办案的，不办到底就是失职，回去也不好交代。于是，他安闲地

说“：贵老板讲我清廉，可也不见得，但要钱切忌少，如有个三四千

万，我是要的。”

“这样不是要我把全部东西都交出去吗？我知道先生是武进

人，鄙人是宜兴人，都是江苏老乡，就算是自己人，您可得多帮一

下。您也过于节约了，由我做主，再送个上等西装整套，当是换季，

如何？”

见这些办法都无效，周经理灵机一动，装出一脸无可奈何的样

子说“：好了，我看先生是雷打不动的，我着实佩服，只有将东西全

交给先生了，这样，我们边吃边谈，我把仓库的明细账都告诉你，你

好一一接收。”

吴浩宇正好想多套出一些情况，就坐在饭桌旁。

不容吴多说，周经理捧上酒杯，讨好地说“：您不要钱，也不要

西装，我敬佩得很！特请不如相逢，今天我们既要办交代，让我们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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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地饮三杯，饭后您贴封条，准我带行李走。”吴酒量很大，在一般

场合完全可以应付自如，此时见他开始喝，也随之饮了两杯，准备

让周酒后吐真言。

哪知这一次，他是彻底失算了。原来酒里有药，他很快醉倒在

地。

原来，当孔家得到周经理的电话后，孔二小姐主张把吴浩宇干

掉，再收拾贺耀祖。但孔祥熙坚决反对“：天没有塌下来，何必如此

极端，不会想一点办法吗？”

这就是当时盛传此事时所谓“称同乡，饮三杯”做法的由来。

等吴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正躺在枣子岚自己的家中。太太送过热

手巾擦脸，他惊问“：你怎么也来了

其妻忧伤地说“：你真被蒙在鼓里了，去查封孔家仓库，却先叫

警察离开。人家把你灌醉后，就用轿子把你送回来，一面把东西搬

光，看你如何复命！”

第二天，吴浩宇沉着脸去见贺耀祖，还未开口，贺就同情地说：

“老吴，你好险啊！入虎穴而平安回来，真是吉人天相！”

“那么，我还要作书面报告吗

贺答“：事情我全清楚了，你是好人，工作也做到家了。但道高

一尺，魔高一丈呀！你口头报告一下就可以了。这几天允许你回家

休息几天，养养精神，过两天再来办公吧。切记，最近几天不要像前

几天那样到处乱跑。”

事后，贺耀祖将此事经过向蒋介石作了报告。奇怪的是，蒋似

乎已有所闻，但并未深入追究，好像从来没有那份严办“手谕”一

样。

这只是发生在孔祥熙身边的一个小案而已。

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“：蒋家天下陈家党，宋氏兄妹孔家财”。

可见，在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中，孔祥熙最精明，是最有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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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祥熙最忌讳别人说他在当官之前没有钱，无非想藉此表白

自己的清白。

对于像他这样一言九鼎的人物，暂时遮掩一下是不难做到的，

但情况似乎并不像他所表白的那样。

孔祥熙 ，山西太谷人。孔童年时，因家境困窘，无

力求学，免费就读于美国人主办的教会学校。 年留学美国，获

得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学士、硕士两个学位。回国后，创办铭贤

学校，自任校长。同时经营祥记公司与裕华银行。武昌起义时，山

西奋起响应。孔出任山西中路民军司令，继而担任山西都督阎锡山

年赴粤，政府参议。 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、实业部长等

职。

年 月，孔以国民政府委员的身份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

银行总裁，同年 月，任财政部长。 年“，抗战”爆发后，一跃

而为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。 年为副院长。在八年“抗战”中，

身兼三要职的孔祥熙，掌握着行政、财政、金融大权，为国民党四大

家族官僚资本聚敛了巨额财富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以孔祥熙为首富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

膨胀，首先是从金融业的垄断开始的。

“七七事变”以后，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从欧洲回国，不久即

在武汉成立了“四行联合总处（即中、中、交、农四行联合办事总

处）。由孔担任“总处”的理事会主席（后由蒋介石任主席，孔任副主

席兼常务理事）。

这标志着他已经成功走向了官商结合的顶峰。

“四联总处”的成立，本来是为了联络各行业务的，但后来却成

了“四行”之上的一 年 月颁布的《战时健全中个决策机关。

央金融机构办法》中规定，“四联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财政金融

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”。“主席总揽一切事务，在非常时期内对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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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、中国、交通、中农四行可为便宜措施，并代行其职权。”

从此，“四联总处”成了四大家族垄断全国金融业的一个核心

机构。为了有效地控制全国的金融业，形成全国的金融网，孔祥熙

多个分在西南、东南各省增设了 多行，在西北各省增设了

个分行。

这样，就大大加强了“四联总处”对全国地方银行和私人银行

的控制和监督。

财政部指定由“四行”人员负责考核各地方银行的业务，检查

其账目，必要时由财政部派人直接调查。

年 月，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颁布《货币统一发行办法》

后，中央银行完全掌握了纸币发行和集中准备的特权，中央银行成

了银行的银行，国家的银行。四大家族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其他三

行，将三行中的官股迅速增加。据统计，在“抗战”头四年当中“，四

行”的资本增加了 倍“。四行”之 年仅占外币与黄金的储蓄

全 ；到国银行蓄 月储 已的 年就上升 增为 年

长到 了。

根据已知孔祥熙家族的有关金融、工矿和公司财产估计，总数

要 万至 万美元之间。比宋子文多，约在

当时上海出版的《经济导报》第 期刊登刘康的文章说“：孔

祥熙的私人资本，本质上是商业资本，他的金融机构只是商业资本

的保姆；工业资本则多是他人依附或部分投资或公私合营”。

除了在国民党政权体系内部进行经营活动外，孔并没有放松

其家族经营阵地。

孔祥熙经营银行不像宋子文那样藏头露尾，而是直接公开。这

是他官商结合的一个特色，恐怕能像他这样操作的官僚并不多。

孔家独立经营的主要金融机构是山西裕华银行。

该行 年先在天津开业，名义资本于 万元，实际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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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么多。据说，孔祥熙创办山西裕华银行前，他所办的祥记公司在

为美商美孚油公司推销煤油，要有一家银行担保。而孔家又找不到

合适的银行担保，就自己在天津亮出了“裕华”的牌子。

孔祥熙曾自称此行来头很大，是由原来的“志诚信”票号改组

而来。事实上，志诚信早已关闭了，只是骗骗美国人。

孔祥熙担任了几年工商部长后，口袋逐渐丰满起来，加上日本

强占了华北，形势大变。

万年孔祥熙把裕华银行迁到了重庆，资本增加到

元“。抗战”期间山西裕华银行发展很快，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

持。 年蒋介石决定把“抗战”初成立的中央、中国、交通、中国

农民四家银行联合办事处改为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”，负责办理政

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，成为全国金融垄断机构的总司

令部，蒋介石亲自担任该处主席。

当时“，四联总处”就设在重庆的山西裕华银行内，具体业务由

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侃主持。可见山西裕华银行所处的重要地位和

孔家的势力了。

裕华银行经营方法是投机，是一家有名的“透支户” 年

万元。他的透支额就达 利用透支来的钱去抢购黄金，大发国

难财。当时报载文章说“：黄金市场，西帮是大主顾，他们要买，就是

两）”“，西帮整砖（ 要买，金价就涨，西帮要放，金价就跌”。这个

“西帮”就是指山西裕华银行。

“抗战”胜利后，山西裕华银行由重庆迁到上海四川路上，资金

增加到 亿元。该行的要员有人给他分为三类：第一类是孔家儿

女，如孔令侃、孔令仪、孔令杰、孔令伟等兄弟姊妹；第二类是孔家

的门生亲友，如总经理武渭清等。第三类是孔祥熙的好友们。这家

银行可说是代表了孔祥熙的金融面孔。

孔祥熙在为四大家族完成全国金融控制网的同时，利用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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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段施展了各种手段聚敛财富。综观孔祥熙的历史，不难看出他发

家致富的手段：

一是垄断金银兑售。

年，国民党政府公布的《金银兑换法币办法》规定，金银

一律收归国有。仅此一项，他们就搜刮了民间金银 亿余元。

年 月 日，突然宣布黄金由“四联总处”附设的“金银收兑处”收

兑，民间不得私存。于是，又收兑一大笔金银。经过多次收兑，四大

家族掌 年，突然又宣布，准许黄金自由握了大量黄金之后，于

买卖。同时，他们还从美国运来两亿美元的黄金，交给中央银行抛

售。一年以后“，四行二局”忽然举办所谓“黄金存款”业务。在这些

戏法式的变换中，以孔祥熙为代表的权贵们，不但把手中的大量法

币变成了黄金，而且在黄金抛售中，又大捞了一把。正如《周报》杂

志上揭露的那样“：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，翻云覆雨，作浪兴风又不

知制造了几多暴富。这种暴富惟有制造消息的权贵，才有十足把

握。试想开战停战至于今日，一会儿宣布黄金国有，一会儿解除国

有恢复自由买卖，一会儿实行平衡买卖，一会儿又实行官价平价”，

而且“每次变动前后，市场总是谣言四起，作浪兴风。最后，谣言都

成为事实，则其内幕如何，也就可想而知。”

二是购买军火，套取佣金。

在国民党执政时期，连年不断的战争使无数人死于非命，但也

使少数权贵们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实惠。

军火采购就是油水相当大的一个差事。战争养肥了一批掌握

采购大权的国民党军政官员。据说，何应钦是较早发现其中奥秘的

人。身为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的他，手中握有购买军火的大权，自

然是在这一方面发了一笔横财。当时，就曾有人指责何应钦是贵州

首富。向国外订购军火需外汇，而外汇由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

文掌握。军火价款要由宋子文向外拨付，军火运抵海关，也需要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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